
慎勿轻誓

人 物

冯·布克 商人

华朗坦·冯·布克 冯·布克的侄儿。

一位神甫。

一位舞蹈教师。

一位旅店老板。

一位族店伙计。

芒特男爵夫人。

赛西儿 男爵夫人之女。

（故事发生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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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第一场

〔华朗坦的房间。

〔华朗坦坐着。———冯·布克上。

冯·布克 我亲爱的侄儿先生，叔父向您请安。

华朗坦 我亲爱的叔父先生，侄儿不敢当。

冯·布克 您坐着吧，我有话要对您说。

华朗坦 您坐下吧，我一定洗耳恭听。请您坐在安乐椅上，把您

的帽子放在这儿。

冯·布克 （坐下）我亲爱的侄儿先生，即使是天大的耐性早晚会

到极限，天大的执拗也早晚会有尽头。能够容忍的事情

也会变成不可容忍，纠正不了的毛病会成为不可救药。

一个疯子跳水寻短，就是递给他撑竿，他也不接，结果

不是抛弃他，就是和他同归于尽。

华朗坦 哦！哦！好一大套开场白。叔叔您真是博学而多才，一

连串的精彩比喻，脱口而出、不加思索。

冯·布克 先生，请您不要乱插嘴，不要目无尊长，与我随便开

玩笑。这三年，有无数金玉良言，规劝您悔改，您全当

成耳旁风。您不是无所用心，就是疯狂的享乐。您不讲

信用，做事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随意捏造各种遁辞，

而且经常摆出一副可恶的高傲态度。曾经我所能做到和

如今我还能做的，我已经全都做了⋯⋯我凭我的胡子起

誓，以后我无论什么也不管啦！您想把我拖到何等地步？

您这样顽固不化⋯⋯

华朗坦 冯·布克叔父，您发火啦。

冯·布克 没有发火，先生，请不要刻意打断我的话。您非常的

固执，不幸，我的轻信和忍耐的程度，不亚于您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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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请问，一个二十五岁的年青人，象您这样天天无

所作为，能令人相信吗？我的规劝起什么作用呢？您究

竟什么时候才能立身处世呢？您一贫如洗，因为，说到

头，除了我的财产之外，您一无所有。但是，话又说回

来，我还不是个行将去世的人，我的消化能力还很强。

从现在开始到我离世，您打算干什么？

华朗坦 我的冯·布克叔父，您发火啦，您要忘掉您尊贵的身分

啦。

冯·布克 先生，我没发火。我作什么，我非常清楚。假如说在

我们的家族里，唯独我从事商务，那也不要忘记，我们

的家业破落濒危，一切全靠我的双手，才逐渐重振起来。

我说这些，您尽管讪笑。如果不是我在安特卫普开布店，

您现在就可能会穿着绣花晨衣，可怜的住在收容院里无

依无靠。但是，谢天谢地，看您现在，赌那种可恶纸牌

⋯⋯

华朗坦 我的冯·布克叔父，下流话都冒出来了。您说话时的声

调也变了，真的是有失体统。您开始还算心平气和的。

冯·布克 孽障！还跟我嘻皮笑脸。如此看来，我命中注定该替

你还之笔帐啦？今天清早我还收到一张支付单据：六十

个金币！你这不是故意捉弄人吗？你付不起裁缝钱，追

赶什么“时髦”啊！这些可恶的英语字！从高头大马上

跳下来，走进公馆，家里很富裕，这是一回事；从一辆

出租马车上下来，自己要爬两、三层楼梯，这是另一回

事。您穿着锦缎背心，跳完舞回来，还要向门房讨蜡烛

照亮。门房由于过年没收到你给的赏钱，非常不高兴，

嘴里总是嘟嘟囔囔。天晓得你是不是年年都给他赏钱！

你天天厮混的小圈子，那些人比你有钱。在那些朋友中

间，你逐渐滋长了妄自尊大的可恶的念头。你蓄着山羊

胡，长发披肩，好象连根扎头发的丝带都没钱买。你还

给小报写一些无聊的文章。等你两袖清风，一文不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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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一定会成为圣西门的忠实信徒。总有一天你会落

到那种境地，我敢打保票。算了吧，一个摆摊儿代写信

件的人，也比你高贵。我早晚要隔断你的生活来源，你

就会穷途潦倒，长眠在一间阁楼里。

华朗坦 我的冯·布克好叔叔，我尊敬您，爱戴您。请您开恩，

听我说几句。今天早晨，您的确是为我付了一张帐单。

您过来的时候，我站在窗前看见了。您心里一定早就编

好了一大套说教，其长度恰好是从您的房间到我这儿的

距离。您饶恕我吧，别说下去了。您想的一切，我全都

清楚。您所表达的，并不总是您所想的。您所做的，我

表示非常的感谢。我负了债，一事无成，这是可能的，

您要怎么样呢？您每年都有六万法郎进项⋯⋯

冯·布克 五万。

华朗坦 六万，亲爱的叔父。您无儿无女，非常疼爱我。我享受

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有了足足六万法郎的进项⋯⋯

冯·布克 五万，五万，一分钱也不多⋯

华朗坦 六万，您亲口告诉我的。难道您忘了吗？

冯·布克 没有的事儿，你从哪儿知道的？

华朗坦 那好，就算五万吧。您还年轻，而且精力弃沛，乐天而

随和。您以为我感到恼火，凯觎您的宝贵的财产吗？您

不要如此污辱人，您要知道，顽固的人不一定全都心眼

儿最坏。您在我穿的晨衣上找岔子，请问，您自己已经

穿过多少套了？我把胡子修尖，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是圣

西门的忠实的信徒，因为，我是如此的尊重继承财产的

制度。我穿什么背心，您也要牢骚满腹，难道您想让我

穿着内衣出门吗？您说我一贫如洗，我的朋友比我有钱，

他们有钱是天大的好事，可这一切不是我的过错。在您

的思想中，我在他们中间耳濡目染，学会他们种种傲慢

无礼的样子。而事实上，碰到讨厌的东西，我才鄙夷。

您既然已经替我还了债，就该清楚，这等于我没有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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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责备我租马车回家，我是因为没有自己的马车嘛。您

还说，我回来的时候到门房去拿蜡烛，那是我不愿意摸

黑走上楼，何苦摔破脑袋呢？您希望我能立身处世有所

作为，您让人任命我当宰相吧，您可以看看我是如何平

步青云。可是，如果是让我在一楼夹层的事务所里，给

一位公证人当编外雇员，我想问，我能学到什么真正的

本事呢？无非看到一切全是虚荣。您责备我赌牌，那是

因为如果我拿到的是清一色就能赢钱。然而，请您放宽

心，我不等把钱输光。就会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恶

的蠢事。您还说，我从高头大马上跳下来，如果进入一

座华丽的公馆，那是另回事。当然啦，这点我也相信，

您一定是在一旁说风凉话。您还说，您虽然经营布店，

却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心甘情愿贩卖布匹啊！这最起码

会证明我买得起布。至于我的贵胄门第，我和您同样非

常看重。因此我不能总是去疲于奔命，就象纯种良马肯

定不能上套拉车。咳，叔叔，我如果是没弄错，您一定

还没用早餐。为了那张讨厌的帐单，您居然还饿着肚子。

让我们一起把那张帐单忘掉吧，我叫人送可可来。

〔华朗坦拉铃。仆人端上早点。

冯·布克 早餐非常丰盛！你是故意气我呀！你的生活象个富裕的

王子。

华朗坦 嗳！您究竟要怎么样呢？在肚子饿的咕噜咕噜叫的时

候，总得让它痛快痛快啊。

〔二人入座。

冯·布克 我可以肯定，如果我坐到这儿，你就认为我一定原谅你

了。

华朗坦 我？根本没这么想。您和气的时候，就控制不住嘴，店

辅里间的用语脱口而出，就是这点刺伤了我的心。是的，

您不知不觉，就丢掉了礼貌之花，而您一向却以温文尔

雅而著称。不过，您心里一定明白，如果是没有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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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色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冯·布克 好啦，好啦，我没有脱口说什么欠妥的话。到此为止

吧，让我们谈点其他的事。你可该结婚了。

华朗坦 天哪！您说什么？

冯·布克 给我一杯喝的。我是说，你已经成年了，应该结婚了。

华朗坦 不过，叔父，我究竟什么事儿得罪您啦？

冯·布克 什么事？给我招来付款单呗。你即便是没我增添任何

麻烦，让你现在结婚又有什么可怕的？来，咱们好好谈

谈。今天晚上，如果把一个姑娘推到你的怀抱里，她不

但长得模样好，而且知书识礼，当你第二天早晨醒来的

时候，看到桌上又放着悦目的白花花五万银元，您瞧瞧，

这该多么不幸！看看这事多么令人疑虑重重！你所负的

债，我给你偿还清。如果你一旦结婚，就会规矩了。美

丽的德·芒特小姐应有尽有⋯⋯

华朗坦 德·芒特小姐！您是在开玩笑吧？

冯·布克 我既然把名字说了出来，就绝对不是开玩笑。我提的

正是她，假如你愿意⋯⋯

华朗坦 假如她愿意的话。正像一首歌里所唱的：

让我把她娶，当然没问题。

婚事决于我，只要她愿意。

冯·布克 不，现在这件婚事一切取决于你了。你现在已经得到

了她的欢心，成了她的意中人。

华朗坦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她呀。

冯·布克 这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她非常喜欢你。

华朗坦 真的？

冯·布克 我向你担保。

华朗坦 那好！我想我不喜欢她。

冯·布克 为什么呢？

华朗坦 就象同她喜欢我是同样的道理。

冯·布克 人还没亲眼见过，就说不喜欢，这不合情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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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朗坦 人还没亲眼见过，就说喜欢，同样不合情理。请您一定

不要再提了。

冯·布克 但是，我的朋友，想来想去，———给我倒一杯———，

最终总得有个归宿啊。

华朗坦 当然喽，人生百岁，难逃一死。

冯·布克 我是说你，应该拿准主意，成家立业。你将来怎么办

呢？我可有言在先，我迟早有一天要把你丢掉，这事儿

由不得我。我不想让你把我的辛辛苦苦得来的产业荡尽。

你想要继承我的财产，那也得你等得了我。你结婚我得

花费一笔，这是肯定的。但是，这样可以一劳永逸，算

起来，比你天天挥霍要省得多。总之，我的确想甩掉你

这个包袱。你考虑考虑。一个可爱的妻子，还清了你欠

的债务，安安稳稳地一起过日子，你干不干？

华朗坦 我亲爱的叔父先生，你既然一提再提，郑重其事地同我

谈，我也应该郑重其事地回答您。请您吃肉糜，听我说

说。

冯·布克 好，你是怎么个想法？

华朗坦 我不打算追溯很远，来一大套开场白，而后让您听了厌

烦，那我就从古代说起吧。有一个人需要我提醒您吗？

他一生中温文尔雅，的确不该有那种遭遇。他所珍爱的

女人骗了他，使他蒙受了奇耻大辱，他最终还是同她言

归于好。而且，他的哥哥是个很有权势的国王，但是，

加冕未逢时⋯⋯

冯·布克 见鬼，你说的是什么人啊？

华朗坦 就是墨涅拉俄斯，我亲爱的叔父。

冯·布克 让我与人一块见鬼去吧！我还傻呵呵地听你胡说八道。

华朗坦 为什么不听呢？我认为很简单⋯⋯

冯·布克 该死的小子，你的脑袋发昏啦！真是没办法让你说一

句正经话。（站起身）

好啦！我们就谈到这儿！我早已听腻了。这年头，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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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简直无法无天。

华朗坦 我亲爱的冯·布克叔父，您难道又要发火啦？

冯·布克 没有，先生。然而，这件事实在让人想不通。我这样

一把年纪的人，一个黄口小儿居然想戏弄我，怎么想得

到呢？你难道把我当你成你的伙伴啦？得要我不断地告

诉你⋯⋯

华朗坦 什么，我亲爱的叔父，您竟然从来没读过荷马史诗，这

怎么可能呢？

冯·布克 （重新坐下）我就是读过，又能怎么样呢？

华朗坦 您与我谈婚事，我认为很简单，只要举古代最伟大的丈

夫为例，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冯·布克 别跟我来讲这套典故，我可不赏识。你愿意准确地回

答我的吗？

华朗坦 当然可以。让我们先尽情地开怀畅饮。您要想听懂我的

意思，就别总是打断我的话。我提到墨涅拉俄斯，并不

是想卖弄学识，而是省得我列举其他更多的好人。您要

我毫无保留地谈谈吗？

冯·布克 当然可以，马上就谈，要不然，我马上告辞了。

华朗坦 在我十六岁那年，从中学毕业后，有一位我们认识的可

爱太太看中了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那种年龄，哪

里知道什么罪孽不罪孽？在一天晚上，在我的情妇家

里，，我坐在火炉旁边，她的丈夫也在。她丈夫站起来，

说是要出门去。我和我可爱的美人儿听了，马上地交换

了一下眼神，我心里乐不可支。我们终于要单独在一起

啦！我扭过头去，看见那个可怜的人正戴着手套。那是

一双线绿色的麂皮做的手套，非常肥大，大拇指上开了

线。他站在屋子的中央，正戴着手套，他老婆的嘴角却

闪过一丝微笑，就如同轻轻的影子，在她面颊的酒窝上

瞬间闪过。只有情人才独具慧眼，能够洞悉那种独特微

笑。因为，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觉察。那一丝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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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笑。因为，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觉察。那一丝

微笑沁人心脾，我好象是了一杯果味冰淇淋。但是，说

起来也怪，每当我一回想起那次幸福的时刻，眼前就一

定会浮现出两只红红的大手，正在往浅绿色手套里塞的

景象。那个可怜的丈夫没有一点儿怀疑，戴手套准备出

门，我体会不出其中可悲可怜的滋味。然而，每当一个

女人嘴角浮起微笑，来挑逗我的时候，我就想起那种情

景。因此，我立下誓言，世间任何一个女人，都休想让

我戴上那副手套。

冯·布克 换句话说就是，你自己放荡不羁，也怀疑起女人的贞

操。你是担心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而会

损害你。

华朗坦 您的确说对了。我就是害怕魔鬼，因此不愿意戴上手

套。

冯·布克 唔！这是年轻人的想法。

华朗坦 随便您怎么说，反正这是我的想法。三十年过去以后，

如果我还活在这个世上，那将会是个老年人的想法。因

为，我永远也不会结婚。

冯·布克 如你所说，天下的女人每一个都虚情假意，天下的丈

夫每一个都上当受骗啦？

华朗坦 我什么也不能断言，因为我根本也搞不清楚。我只知

道，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一定不要往车轮底下钻；

晚饭时，一定不要吃鳕鱼；口渴的时候，一定不要用破

杯子喝水；看到一个女人的时候，也一定不能娶她。就

是这样，我也很难保证自己不被压死，不被鱼刺卡住，

不被划破嘴唇，不⋯⋯

冯·布克 呸！滚你那一套吧！德·芒特小姐庄重文静，知书识

礼，是个多好的姑娘。

华朗坦 我也没说她不好呀！她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您是

说她知书识礼吗？她接受了什么教育呢？有人曾经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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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加舞会，去看戏，去看跑马吗？早晨。中午，她一

个人坐马车出去，直到晚上六点钟才回来吗？她有个聪

明伶俐的女仆吗？有个暗通的楼梯吗？她读过《尼斯勒

钟楼》吗？读过德·巴尔扎克先生的小说吗？夏天的夜

晚，熏风习习，她吃罢丰盛的晚餐，有人带她去香榭丽

舍广场，观赏十来个光着身子、膀阔腰圆的年轻的小伙

子搏斗吗？她有一个态度严肃、头发鬈曲、腿上很有功

夫的高手教她跳舞吗？当她喝了潘趣酒之后，那个舞蹈

教师紧握她的手指起舞吗？下午，在粉帘柔光的客厅里，

她会在松软的沙发上，单独接待来客吗？她的门上有一

根镀金的门栓吗？她引客人进去，是否回头用小指头轻

轻把门插上，再轻轻地放下花帘隔住声音呢？席间开始

上香槟酒的时候，她用手套盖住杯子不要吗？她是不是

假装去歌剧院出席舞会，好溜出去一刻钟，悄悄地跑到

缪萨尔那里，然后再跑回去打呵欠呢？吕必尼唱歌的时

候，只露出眼白，象个钟情的纯贞少女，是别人教会了

她这样的姿态吗？她去乡间一个女友家消夏吗？而她的

女友则是个情场老手，向她家保证绝对不会出问题，晚

上却单独把她丢在钢琴旁边，自己跑出去到林荫小路散

步，同一个轻骑兵窃窃私语。此外，她去洗温泉浴吗？

她有偏头痛病吗？

冯·布克 天哪！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华朗坦 我是说，所有的这一切，她如果一窃不通，就肯定没学

到什么东西。因为，她一旦成年，就会明白这一套。那

么谁能预料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冯·布克 你对女人教育，果然有独特的见解。你希望别人遵遁

你这种独特教育方法吗？

华朗坦 不，不。但是，我希望一个姑娘做林中的草，而不做盆

中的花。算啦，叔父，我们一起到杜伊勒里公园去吧，

别再谈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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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布克 你决定拒绝德·芒特小姐这门亲事？

华朗坦 换个别的姑娘也同样拒绝。

冯·布克 你要把我惹火啦，你简直是恶习难改。我曾经考虑她

能有希望继承大批的遗产，有朝一日一定会非常有钱。

你要把我的家当澈底毁了，就见鬼去吧，我看将来的下

场就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你要干什么？

华朗坦 给您手杖和帽子，您假如愿意，到外面散散步去。

冯·布克 我那么有兴致去散步！您如果不结婚，我就取消你的

继承权。

华朗坦 您真的要取消我的继承权，我亲爱的叔父？

冯·布克 对，老天为证！我发誓啦！我将象你一样固执，看咱

们两人最终谁让步。

华朗坦 您剥夺我的继承权，是写成文字，还是不过当面讲讲？

冯·布克 写成文字，看你放肆的样子。

华朗坦 那您以后把财产给谁呢？您要设个孝廉奖金会，还是设

个拉丁文法奖金会？

冯·布克 与其让你把我搞个倾家荡产，倒不如由我亲手挥霍掉，

我要一个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华朗坦 没有彩票了，也没有赌场。只是吃喝，您是永远也不能

把全部财产花光的。

冯·布克 我将离开巴黎，回安特卫普去。如果真的需要，我再

结婚，给你生半打堂弟。

华朗坦 那么我，我一定就到阿尔及尔去，当龙骑兵团的号手，

娶个埃塞俄比亚的女人，给您生八十个侄孙子，像墨水

一般的黑皮肤，榆木疙瘩一样的笨脑袋。

冯·布克 倒霉的日子！我如果举起手杖⋯⋯

华朗坦 且慢，亲爱的叔父，您打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点，不要

把您年迈拄的拐杖折断了。

冯·布克 （拥抱华朗坦）啊！浑小子！我真的拿你没办法。

华朗坦 您听我说，我最讨厌结婚，但是，为了您，我的最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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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叔叔，什么我都可以干。我要向您提个要求，您无

论觉得多么荒唐古怪，也要答应我毫无保留地同意。我

这方面，也许下诺言。

冯·布克 什么要求？快点说吧。

华朗坦 您必须先答应我，然后我才告诉您。

冯·布克 我还一点儿不知道什么要求，不能答应。

华朗坦 我亲爱的叔父，您必须答应我，这是必不可少的。

冯·布克 嗯！好吧，那我答应你。

华朗坦 您如果真的想要我娶德·芒特小姐，唯独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我确信，她永远不会给我戴我们曾提过的那副手

套。

冯·布克 我如何能知道呢？

华朗坦 这点容易做到，娶她合适不合适，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

计算出来。我倘若确信有人在一周之内就能把她搞到手，

我娶她就是大错特错，您同意吗？

冯·布克 当然喽。那么根据什么迹象判断呢？

华朗坦 我不会向您要求更长的期限。男爵夫人从来都没见过

我，她女儿也一样没见过。您等一会儿吩咐驾车，去拜

访她们。您可以告诉她们，非常遗憾，您的侄儿愿意独

身生活。您到她们的府上过一小时，我也随后就到。您

一定要注意，装作不认识我。对您就只有这个要求，以

下的文章由我自己来作。

冯·布克 不过，你总让我担心，你究竟想干什么？你以什么身

分去呢？

华朗坦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要您所做的，就是假装不认识我。

我将在她们的别墅里呆一周。我需要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这对我身体健康有好处。然后，您如果愿意再住一阵子，

就随您的便了。

冯·布克 你难道疯啦？你打算干什么？一周之内，把一个庄重

文静的姑娘勾引到手？更名改姓去追求女人？你可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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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来呀！随便找出个童话故事，就会有这种陈词滥调。

你把我当成看管学校的大叔啦？

华朗坦 叔父！两点钟了，走，一起到您那儿去。

〔二人下。

第二场

〔男爵夫人的乡间别墅。

〔男爵夫人、赛西儿、一位神甫、一位舞蹈教师。男爵夫人一

边坐着做绒绣，一边同神甫聊天。赛西儿上舞蹈课。

男爵夫人 真是怪事儿，蓝线团怎么找不到了。

神 甫 一刻钟前还拿着呢。也许滚到哪儿去了。

舞蹈教师 小姐如果愿意，再作几个舞蹈动作，然后我们就休

息。

赛西儿 我特别想学两拍子的华尔兹舞。

舞蹈教师 男爵夫人肯定不同意。请您转过头来，面对着我。

神 甫 夫人，最近一次布道，您觉得得怎么样？您不是听了

吗？

男爵夫人 是黑地，上面绿色和粉红色条纹，就好象楼上小件家

具那样。

神 甫 什么？

男爵夫人 啊！对不起，我当时没在。

神 甫 我好象在哪儿看见您啦？

男爵夫人 在哪儿？

神 甫 在圣罗党教堂，上个星期天。

男爵夫人 对，我去了。大伙都哭啦，男爵不住地擦拭眼泪。我

听了一半就离开了，因为我身旁那个女人有气味，并且，

正在用顺势疗法给我治病。

舞蹈教师 小姐，我怎么说也没用，您就是不对着我的脸。头稍

微转过来，胳臂稍微弯一点。

赛西儿 可是，先生，如果想避免跌倒，就一定得朝前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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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教师 算了吧！真拿你没办法。喂，您看，这不是再简单不

过了吗？您看看我，我跌倒了吗？您向右迈步时，眼睛

朝左看，您向左迈步时，眼睛朝右看，非常自然。

男爵夫人 怪极啦，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蓝线团了。

赛西儿 妈妈，我要学两拍子的华尔兹舞，您为什么不让啊？

男爵夫人 因为我觉得那种舞不雅观。您读过《爵斯林》吗？

神 甫 读过，夫人，有些诗句写的很美。不过，我必须向您承

认，到底⋯⋯

男爵夫人 地儿啊，是黑地儿。家具全是黑地儿。您看看檀木家

具就会知道了。

赛西儿 可是，妈妈，克拉莉小姐华尔兹舞跳得非常好。几位德

·蓝葆小姐也一样出色。

男爵夫人 我的小姐，克拉莉小姐是位英国人。神甫，我肯定您

坐在上面了。

神 甫 我，夫人！我会在克拉莉小姐身上啦？

男爵夫人 嗳！我说的不是你是线团，在这儿呢。不对，这是红

线团，蓝线团到哪儿去啦？

神 甫 我觉得，主教布道的场面很可观。不用说，他非常有天

赋，才华出众，口若悬河。

赛西儿 可是，妈妈，为什么英国人跳华尔兹舞就雅观呢？

男爵夫人 我曾经还读过一本小说，是从蒙基书店邮来的。至于

书名我忘了，作者是谁我也记不得了。您曾经读过吗？

写得相当不错。

神 甫 是啊，夫人。栅门好象被打开了。您今天有客人来吗？

男爵夫人 哦！真的。赛西儿，你听我说。

舞蹈教师 男爵夫人想要跟您谈话，小姐。

神 甫 我没看见进来马车，好象是赶几匹马要出门儿。

赛西儿 （走到男爵夫人面前）您叫我，亲爱的妈妈？

男爵夫人 我没叫你。啊，对啦！过一会儿有个人来。快低下

头，我贴着你的耳朵说。是一个求婚的。你穿戴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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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西儿 一个求婚的？

男爵夫人 对，门第不错。———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也许还要更

年轻些。不，我一概不清楚。好啦，你快去跳舞吧。

赛西儿 但是，妈妈，我想要对您说⋯⋯

男爵夫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线团究竟跑到哪去啦？我只有

一个蓝线团，怎么会不翼而飞啦。

〔冯·布克上。

冯·布克 男爵夫人，您好。很抱歉！我的侄儿没能同我一起来。

他让我代他向您表示诚挚的歉意，请您原谅他失约了。

男爵夫人 啊，唔！真的，他没来？我女儿正上舞蹈课呢。让她

继续上，可以吗？我叫她到楼下来上课，因为她的房间

实在太小。

冯·布克 千万别打搅你们。我那个没头没脑的侄儿如果⋯⋯

男爵夫人 您不要喝点什么吗？冯·布克先生。请坐下，身体好

吗？

冯·布克 夫人，我的侄儿非常抱歉⋯⋯

男爵夫人 请听我来跟您说。神甫，您不走，对吧？喂！赛西

儿，你怎么啦？

舞蹈教师 小姐累了，夫人。

男爵夫人 说谎！她如果参加舞会，跳到清晨四点钟也绝不会叫

累的，那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儿。您对我实话实说吧：（低

声对冯·布克）这事儿一定没成吧？

冯·布克 抱歉！怕是不成了，如果是把话直接讲出来⋯⋯

男爵夫人 啊，唔！难道他拒绝啦？嗯！这可果真是够好看的

啦。

冯·布克 天哪，夫人，您可千万不要以为，这里边我有什么过

错。我以我父亲在天之灵向您起誓⋯⋯

男爵夫人 总而言之，他拒绝了，不是真的吗？这事儿真的吹了

吧？

冯·布克 不过，夫人，若是我能开诚布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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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一阵喧哗。

男爵夫人 究竟出什么事了？神甫，您瞧瞧。

神 甫 夫人，一辆马车翻在府上大门口了。抬进来一个年轻

人，好象失去知觉了。

男爵夫人 啊！天哪！竟然抬进个死人来！快把绿屋子收拾好。

来，冯·布克，挎上我的胳臂。

〔从人下。

7821法国戏剧选



第二幕

第一场

〔林荫小径。〕

〔冯·布克与华朗坦上。华朗坦一只胳臂挎着绷带了。〕

冯·布克 我可怜的孩子，你的胳臂真的脱臼啦？这是真的吗？这

可能吗？

华朗坦 不但很有可能，而且可能得很，更糟的是竟然会弄假成

真，胳臂疼得非常厉害。

冯·布克 我真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们俩当中谁更应该挨骂。

没见如此荒谬的事！

华朗坦 我既然要登这家的门，而且又要合乎常理，总得找个不

容置疑的借口啊。我与这个体面的家庭素不相识，冒昧来

拜访，您叫我找什么样的理由呢？我给了车夫一个金币，

希望他答应到这座宅邸门前翻车。他是个老实忠厚的人，

做事毫不含糊，给他那个金币也的确值得。最后他把车赶

到沟里，镇静自若，非常有胆气。至于我的胳臂脱臼了，

那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翻了车，毫无怨言。非但没有怨

言，而且很得意。因为如此一来，煞有介事，对我的计划

成功很有利。

冯·布克 你究竟还要干什么？你打的究竟什么主意？

华朗坦 我到这里来，绝不是为了娶德·芒特小姐，只是为了向

您证明一点，我若是真的娶她就错了。我的计划已经制订

的相当稳妥，炮口已经不偏不移瞄准了目标。到现在为

止，一切进展顺利。您恪守了诺言，比得上雷古律斯或艾

那尼。您没有当面叫我侄儿，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难得

的。如今，我受到接待，在这里留宿，睡在一间漂亮的绿

屋子里，桌子上摆着美丽的桔花，床前挂着雪白的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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